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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座城
,

每百户有十八辆私家汽

车
,

每个人有住房面积三十平方米
。

应

当告诉读者
,

这座城在中国的城市中人

均收入属于中下等
。

还有另一座城是中

国最富裕省份的首府
,

平均每 百户有

十 四辆私家车
,

平均住房面积是将近

二十五平方米
。

这两座城相比
,

前一座城像一个沙

漠中的城
,

属于全国最缺水的 1 4 座城

市之一
,

建筑物犹如蜂窝密集
,

城中很

少树木
,

汽车拥堵在几乎每一条街道
。

说缺水其实是指缺乏符合卫生标准的水
,

脏水并不少
。

这座城市边有一个二百多

平方公里的湖
,

湖水是劣五类水质
。

后

一座城市绿树成荫
、

清澈的湖水和通

畅的道路
。

前一座城的三任规 划局长

或被判刑或卷着赃款逃之夭夭
;

后一

座城市的市长现在是国家建设部副部长
。

前一座城是我的家乡昆明
,

后一座

城是杭州
。

有一句时兴的话这样说
: “

每个人

的故乡都在沦陷
” 。

我过去以为中国的

城市都像昆明一样的沦陷了
。

后来到了

杭州才蟠然猛醒
。

前几天在为荷兰学者刘本的演讲作

评论时
,

我又想到上面那句有关
“

沦陷
”

的俗话
。

刘本君的报告是关于滇池地区

的环境污染与监管问题
。

他的结论是悲

观的
。

他有一个结论如此 如果说一个

地方之守法是被监管者
、

执法
、

社会压

力以及市场这些原因
“

汇合
”

的结果的

话
,

那么在滇池沿岸这些因素都存在
,

但汇合的结果却是
“

违法
” 1 虽然每一

个人的故乡都或多或少沦陷了
,

我想唯

有昆明在沦陷中仍然一如既往地前行
。

昆明是一个稀有的受发展主义风尚

毒害很深的地方
。

滇池的污染已经没有多少好说
,

已

经有无数的人写过和骂过
。

最近的经典

是我的朋友于坚的 (哀滇池 o) 值得提

醒读者的是
,

今天的地方政府已经懂得

世人的眼球都盯住滇池
。

因此对于治理

滇池水的事情看上去都在以认真的态度

做着
。

但是对于一些不为人目光所及的

地带
,

情况完全不同
。

我这里要说的就

是滇池盆地的农地的消失
。

有谁能告诉

我们最近十年这个地区有多少耕地 (其

中包括一些种植莲藕和养殖的湿地 ) 消

失 , 这种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昆明

的环境? 我谷歌 了一下
,

发现 1 990 年

昆明城市面积为 70 平方公里
,

20D 4年

达到 1 70 平方公里
。

有谁能告诉我们

20 04 年至今又扩大了多少呢? 这是个关

键问题
,

因为从那以后昆明的城市扩张

主要是在滇池沿岸进行的
,

即实施新昆

明计划
。

这个新昆明计划虽然没有被国

家整体批准
,

但以化整为零的方式已经

在实施
。

昆明人或多或少会对滇池水的污染

表示愤怒
。

但是却少有人对新昆明计划

下
,

那些使城市得以呼吸的农地和湿地

的消失有任何反应
。

相反
,

昆明人对于

城市在滇池边的扩张有着高昂热情
。

昆明城市向来被垢病为患有
’ `

跟风
”

的毛病
。

这种跟风
,

说好听点儿是
“

时

尚
” ,

说难听点儿是缺乏文化底蕴
。

这

样的地方在遭遇发展主义的流行风气时

已经显得毫无招架之力
,

再加上当下的

发展主义是以权和钱相合谋
,

是通过大

众媒体占据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时

间地理空间为手段的
。
于是乎

,

从白天

到夜晚
,

从工作场所到床头
,

在
“

精英

生活
” 、 “

诗意栖居
”

和
“

某某卡刷一刷
,

0Q 立刻开回家
”

的围堵之下
,

不仅沦陷
,

而且连沦陷的感觉也没有了
。

昆明市民有追逐时尚之风的传统
,

而那些马克思说的毛孔中都流着血的人

趁机利用了这个地方的人性弱点
,

铺天

盖地占领他们的视听空间和时间
,

使他

们生活在一种追风的生活之中
。

到头来

这座风趣之城变成一个发展主义的恶劣

标本
。

刘本君的滇池研究使我哑然的是上

面说到的那样一个多种要素汇合成
’ `

违

法
”

的结论
。

为什么这种违法汇合能出

现? 我作为一个熟悉那个地区历史的人

类学者
,

不想对此风的来源进行分析
,

只想从那里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
,

拿出

一两件说说
。

它们能让读者懂得这个大

风潮中的一滴水珠是怎么回事
。

让我们来看一看昆明地区人人皆知

的一个楼盘
。

它叫
“

新亚洲体育城
” 。

这个楼盘在昆明南部
、

滇池东岸
,

即新昆明的中心点
。

新亚洲体育城项目

是以建设 ( 今年 7 月份 ) 将在昆明召开

的第七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的主场馆为

目的而开发的项目
。

按道理说这应该最

一个
“

为公共利益的需要
”

而征地开发

的项目
。

为此项目
,

2 200 亩农用耕地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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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用
。

从开发商的售楼宣传品来看
,

大

约只有 1 200 亩的土地是用于建造与运

动会有关的设施
。

其余 1 0 00 亩土地则

是一般的商品房项 目
。

在开发商的楼盘

项目介绍上说
:

建筑面积约 200 万平方

米
,

1 00 0亩超大规模
,

居住人口达四万

的高品质住宅群
”

等等
。

这个项 目在 20 05 年对农民征地时
,

每亩补偿费为 12 万元
,

同一时期这样

的耕地如卖作一般商品房开发项目的征

地
,

补偿费大约每亩在 20 一 30 万元之间
,

今年则可 以达到 60 万元以上
。

现在新

亚洲体育城的商品房售价在每平方米

38 00 元或更高
。

这里的土地倒没有流着

血
,

而是每一平方米都涌流着巨额的钱
。

这是
. `

为了公共利益需要
’ .

的低补偿费

和商品房差额之间的滚滚利润
。

我们应该追问的不仅是这个项目的
“

公共利益
”

性质如何体现? 而且更应

该知道在这个项 目坐落的地方
,

农民及

其社区正在受到什么样的冲击?

在今年早些时候
,

我写的一段有关

那个地区的文字中有如下段落
:

在我长期研究的村庄已经有三分之

二被圈 占 ( 剩余耕地也即将消失 )
,

社

区内的矛盾和冲突十分激烈 (这些矛盾

在 目前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激烈化 )
,

一个具有强社区团结传统和治理良好的

村庄正在十字路 口上
,

在强势的开发项

目的围圈之下
,

失去社区依托的个体农

户只有以竞相建造
“

柱子
”

( 在每户仅

有 96 平方米楼距仅有 8米的地基上建

造 5 层以上
,

有些高达十层的楼房 ) 来

争取未来的生存空间… …

最近在那里进行实地研究后
,

我可

以说当地空前激烈的社会矛盾基本上都

是与征地有关
。

在最近的村委会换届选

举中
,

不少村庄发生暴力事件
。

经济学

家所称的
’̀

外部性
”

— 就业
、

贫困
、

教育
、

环境
、

治安和 卫生等等将在未

来
,

随着这个地区成为城中村后充分释

放
。

这一切都要未来的地方政府去买单
。

目前使人触目惊心的是农民因无权公平

谈判土地征用转让价格
,

而陷入的生存

空间紧缩
。

更毒化的是那些一向重视耕

地的地方已经进入一种疯狂地转耕地为

他用的浪潮
。

如刘本君所言
,

在实施与

保护耕地有关的法律时需要社会责任性

( s oc i a l er s Po n s j v e n e s s )
,

但 在这些 地

方社会责任性体现的是
“

一致违法
”

!

在今天能得到村民的选票而当选为村领

导者
,

是那些能够从开发商 ( 以国家出

面 ) 的虎口之中抢回几嘴血肉的人
。

抢

回来的土地当然不能留作耕地再用
。

一

切都得快 ! 分分钟出炉 ! 要赶紧想办法

转为自用的非农用地
,

不然这土地明天

就
“

为了公共利益
”

而被征收了 !一切

都得快 ! 要赶紧将老房子
“

抖
”

( 拆 )掉
,

盖上至少五层以上的楼
,

将来的生计就

指望出租它了 ! 将来城中村改造拆迁

的时候能多量得几十平米的补偿 ! 一座

楼房在盖建的时候就是为了将来拆迁能

多量得几堆砖头
,

这是一个什么生活世

界?

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昆明人的追风生

活背后的无奈和惶恐
。

据前两天报载
,

中国的耕地已经减

少到 18
.

2 7 亿亩
。

1 8 亿亩是十一五规

划的底线
,

十一五刚开始就已经快完成

任务了
。

我想昆明滇池地区的城市扩张

对这个数据做出了统计性贡献
。

文lJ本君的报告指出
,

仅靠执法和守

法的司法之道救不了昆明澳池
。

他指出

国外的经验也表明
:

一些时候需要一

种
“

大立法
”

— 政治和权力一的介入
。

这实际上说的是解铃还需系铃人
。

我此

刻忽发奇想的是
:

这里需要来自国家的

紧急制动
:

宣布昆明为一个灾区
,

然后

启动国家救灾的机制
。

至少这是一个发

展主义下的灾区
。

这使我想到了卡缪的

《鼠疫 o)

最后想说的是
:

今天的杭州人坐在

西湖边的茶楼上大致还能看到
“

水光激

艳晴方好
,

山色空蒙雨亦奇
”

的景色
。

一个昆明人站在大观楼上根本看不到什

么
“

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
” ,

更不知
“

四

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
”

所

指何处
,

还以为这是古人胡说呢
。

(转载自学术中华网站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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